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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女
藝
人
怎
樣
否
認
整
容
，
甚
具
娛
樂
性
。

明
明
是
天
生
大
餅
面
，
耳
後
見
腮
，
失
蹤
一
個
月
，
即

變
臉
成
V
字
，
下
巴
尖
如
三
角
銼
，
雙
腮
削
平
，
雙
顴
微

突
，
雙
頰
的
小
肉
團
消
失
了
，
幾
乎
變
了
另
一
個
人
，
差

別
之
大
，
甚
至
有
可
能
因
樣
子
與
證
件
上
的
照
片
相
差
太

遠
，
出
入
境
會
有
問
題
。
是
整
容
之
故
？

答
案
第
一
句
必
是
﹁
沒
有
﹂，
解
釋
：
因
為
箍
了
牙
，
以
至
面

型
收
窄
了
，
尖
了
，
就
連
腮
骨
也
消
失
了
。
拆
局
：
箍
牙
又
豈

是
兩
三
個
星
期
的
事
？
且
箍
了
牙
連
腮
骨
也
剷
平
了
，
小
頰
肉

消
失
了
，
太
有
違
正
常
生
理
變
化
吧
。

可
愛
的
豬
膽
鼻
，
一
個
月
內
變
直
變
高
了
，
整
容
？
沒
有
。

解
釋
：
是
近
期
胃
口
差
，
加
上
前
陣
子
腸
胃
炎
，
人
瘦
了
，
連

鼻
子
也
瘦
。
拆
局
：
哈
哈
哈
，
就
算
沒
減
過
肥
的
人
都
知
道
，

減
了
磅
，
鼻
子
會
變
得
又
直
又
挺
，
除
非
是
基
因
突
變
。

胸
前
突
然
偉
大
，32A

升
級36D

，
是
僭
建
上
圍
的
驚
人
效

果
？
沒
有
，
沒
有
。
解
釋
：
近
月
天
天
飲
木
瓜
煲
魚
尾
湯
，
又

喜
歡
吃
木
瓜
燉
奶
做
甜
品
，
沒
想
到
有
第
二
期
發
育
的
奇
異
效

果
。
拆
局
：
木
瓜
有
助
谷
大
上
圍
，
隆
胸
醫
生
可
以
關
門
大

吉
，
胸
圍
可
廢
除push

up
bra

系
列
，
連
胸
墊
也
可
丟
掉
，
木

瓜
因
具
豐
胸
效
用
，
售
價
應
大
大
提
高
，
且
要
貼
上
警
告
：
木

瓜
具
增
加
上
圍
之
效
，
男
士
及
兒
童
不
宜
多
吃
。

肯
承
認
整
容
，
相
比
敢
﹁
整
﹂
唔
敢
認
的
藝
人
，
坦
率
、
真

情
、
有
性
格
，
更
敢
於
面
對
自
己
。

寄
語
預
備
入
行
的
新
人
，
如
果
認
為
需
要
整
容
，
請
先
把
容
貌
修
正
了
才

投
身
演
藝
界
，
免
得
日
後
變
臉
時
，
要
睜
大
眼
，
講
連
自
己
也
騙
不
到
的
大

話
，
會
很
壞
形
象
。

現
役
藝
人
決
定
整
容
前
，
必
先
經
過
周
詳
考
慮
，
那
也
請
花
一
點
時
間
精

神
，
想
一
個
像
樣
的
整
容
宣
言
，
不
要
把
觀
眾
雙
眼
當
作
老
花
眼
，
以
及
好

像
智
商
有
問
題
，
會
相
信
毫
無
事
實
根
據
的
低
層
次
解
話
哩
，
影
響
自
己
誠

信
之
餘
，
只
會
令
觀
眾
反
感
。

整
容
又
不
是
殺
人
放
火
，
何
以
藝
人
不
肯
坦
白
公
開
？
看
看
傳
媒
大
眾
對

整
容
大
驚
小
怪
的
反
應
就
知
道
。
除
非
有
一
天
，
大
家
對
待
整
容
的
態
度
，

覺
得
如
飲
茶
食
飯
般
等
閒
，
到
時
藝
人
自
會
主
動
分
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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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藝人不敢認整容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並
不
是
我
偏
愛
他
，
沒
有
人
不
愛
春
風
的
，
沒

有
人
在
春
風
中
不
陶
醉
的
。
因
為
有
春
風
，
才
有

綠
楊
的
搖
曳
；
有
春
風
，
才
有
燕
子
的
迴
翔
。
有

春
風
，
大
地
才
有
詩
；
有
春
風
，
人
生
才
有
夢
。

春
風
就
這
樣
輕
輕
的
來
，
又
輕
輕
的
去
了
。

這
是
陳
之
藩
在
胡
適
逝
世
時
寫
的
悼
念
詩
，
移
之
於

陳
之
藩
的
身
上
也
頗
適
合
，
他
的
作
品
也
是
讀
書
界
的

一
股
溫
濡
的
春
風
，
他
悄
悄
地
走
了
，
他
的
作
品
還

在
，
仿
如
春
風
的
輕
拂
。

承
陳
之
藩
先
生
夫
人
童
元
方
惠
贈
她
在
台
灣
三
民
書

店
出
版
的
近
作
︽
遊
與
藝
︾。
我
特
別
感
興
趣
的
，
是

壓
卷
篇
︽
遊
與
藝
之
外—

我
看
陳
之
藩
︾。
作
者
在
這

裡
透
露
了
她
由
對
陳
之
藩
的
仰
慕
到
相
識
、
邂
逅
、
相

愛
的
過
程
。

台
灣
有
很
多
人
是
看
陳
之
藩
的
文
章
長
大
的
，
童
元

方
也
不
例
外
，
她
在
讀
台
北
某
女
中
的
時
候
，
就
到
書

店
打
書
釘
。
她
發
現
書
架
上
陳
之
藩
的
︽
在
春
風

裡
︾，
便
愛
不
釋
卷
，
﹁
於
是
，
每
天
放
學
，
就
到
這

家
書
店
去
，
一
篇
一
篇
地
看
。
﹂︵
童
元
方
︶

童
元
方
還
把
︽
在
春
風
裡
︾
陳
之
藩
談
悼
念
胡
適
的

文
章
的
詞
句
抄
錄
下
來
。
她
寫
道
：
﹁
這
是
音
樂
呢
，

還
是
悼
辭
？
我
迷
茫
而
又
仰
慕
。
﹂
童
元
方
後
來
涉
獵

了
︽
旅
美
小
簡
︾，
為
陳
之
藩
高
華
而
清
麗
文
學
所
欣
服
。

那
時
候
，
陳
之
藩
這
三
個
親
切
的
字
，
已
在
童
元
方
的
少
女
情

懷
中
泛
起
微
瀾
。
照
童
元
方
自
己
的
說
話
是
：
﹁
也
許
是
我
自
己

在
叛
逆
的
年
齡
，
朝
夕
面
對
升
學
的
壓
力
，
纏
綿
病
榻
的
父
親
，

含
辛
茹
苦
的
母
親
，
看
陳
先
生
的
文
章
成
為
一
種
儀
式
，
可
以
淨

化
心
靈
；
又
因
為
陳
先
生
鍊
字
造
句
，
沒
有
模
稜
之
詞
，
不
作
非

分
之
語
，
每
一
下
筆
，
皆
有
其
自
身
的
力
量
。
﹂

陳
之
藩
的
優
美
行
文
中
的
段
落
，
嵌
在
小
童
元
方
的
腦
，
印
在

她
的
小
小
心
靈
上
。
印
記
中
最
深
也
許
是
陳
之
藩
對
俗
溷
塵
世
的

悲
情
之
歎
：
﹁
夕
陽
黃
昏
，
是
令
人
感
慨
的
；
英
雄
末
路
，
是
千

古
同
愁
的
。
更
何
況
日
漸
式
微
的
，
是
我
們
自
己
的
文
藻
；
日
趨

衰
竭
的
，
是
我
們
自
己
的
歌
聲
；
日
就
零
落
的
，
是
我
們
自
己
濟

世
救
人
的
仁
術
。
我
欲
挽
狂
瀾
於
既
倒
，
憤
末
世
而
悲
歌
，
都
是

理
有
固
然
的
事
。
﹂
陳
之
藩
富
詩
意
的
慷
慨
悲
歌
，
引
起
年
青
人

廣
泛
的
共
鳴
！

以
上
這
點
點
滴
滴
的
文
化
情
懷
，
已
化
成
小
童
荳
蔻
年
華
中
的

養
分
。

有
情
人
終
成
眷
屬
，
是
一
句
老
話
，
卻
在
陳
之
藩
、
童
元
方
的

身
上
應
驗
了
。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童
元
方
遇
到
陳
之
藩
一
刻
，
就
已
注
定
終
生

了
！
兩
個
人
產
生
了
同
一
的
感
懷
：
﹁
就
像
天
地
都
要
過
去
，
一

生
都
白
活
了
。
﹂
那
時
候
，
兩
人
都
各
自
有
婚
姻
。
他
在
波
士
頓

大
學
做
研
究
，
童
元
方
在
哈
佛
念
博
士
，
兩
人
在
查
理
斯
河
旁
邊

散
步
，
他
買
一
份
報
紙
，
卻
又
嫌
新
聞
寫
得
差
，
理
所
當
然
的
擱

在
童
元
方
手
上
，
請
她
速
讀
後
再
做
現
場
新
聞
簡
報
。
慢
慢
地
，

他
喜
歡
聽
她
說
話
，
最
愛
她
朗
誦
詩
句
。
到
最
後
，
聽
她
解
釋
詩

的
角
度
與
內
容
，
就
覺
心
花
怒
放
。
這
是
兩
顆
契
合
緊
扣
的
心

靈
，
大
有
天
荒
地
老
之
概
！

一
九
七
七
年
時
，
陳
之
藩
被
童
元
方
當
時
的
丈
夫
在
台
灣
控
告

妨
害
婚
姻
及
家
庭
，
該
案
被
檢
察
官
以
不
起
訴
處
分
。
法
理
不
外

人
情
。
這
位
法
官
知
道
情
之
所
至
，
恍
如
潮
水
掩
至
，
是
沒
有
法

律
根
據
的
。
後
來
陳
之
藩
的
前
妻
逝
世
，
童
元
方
與
前
夫
離
婚
，

兩
人
終
於
二
○
○
二
年
在
美
國
拉
斯
維
加
斯
舉
行
婚
禮
。

事
後
陳
之
藩
表
示
，
他
那
一
刻
的
感
覺
像
活
在
夢
中
：
﹁
我
以

為
人
生
要
落
幕
，
怎
麼
又
敲
起
鑼
鼓
來
！
﹂

兩
人
的
結
合
，
是
人
生
路
上
一
段
既
短
暫
而
又
動
情
的
黃
昏
之

戀
，
直
到
陳
之
藩
逝
世
，
兩
人
相
廝
守
了
十
年
。
這
區
區
十
年
的

﹁
夢
中
情
﹂，
比
別
人
的
一
生
一
世
還
刻
骨
難
忘
！

陳之藩的春風十年
彥　火

琴台
客聚

電
影
︽
昂
山
素
姬
︾︵T

he
L
ady

︶

又
是
一
齣
靠
女
主
角
作
為
賣
點
的

電
影
。
︽
桃
姐
︾，
靠
的
是
葉
德
嫻

的
演
技
；
︽
昂
山
素
姬
︾，
也
就
是

看
楊
紫
瓊
一
個
人
的
表
演
。

楊
演
昂
山
素
姬
，
的
確
很
像
。
聽
說

她
的
身
形
也
因
努
力
減
磅
而
更
接
近
飽

經
憂
患
的
昂
山
素
姬
。
加
上
楊
紫
瓊
本

來
就
是
東
南
亞
華
僑
，
熟
悉
那
一
帶
的

風
土
習
俗
和
士
女
風
度
，
所
以
演
來
進

退
裕
如
，
把
一
位
緬
甸
貴
裔
的
女
郎
演

活
了
。

與
︽
桃
姐
︾
一
樣
，
就
是
劇
情
太

弱
，
並
沒
有
把
緬
甸
的
社
會
矛
盾
和
軍

人
專
政
的
特
點
加
以
揭
露
。
也
沒
有
說

明
昂
山
素
姬
如
何
在
爭
取
民
主
的
鬥
爭

中
，
成
為
群
眾
的
領
袖
，
至
少
是
精
神

領
袖
。

昂
山
素
姬
的
領
袖
地
位
是
如
何
形
成

的
？
她
是
從
群
眾
中
來
的
嗎
？
她
是
深

入
群
眾
、
與
他
們
同
甘
共
苦
而
形
成
領

袖
的
嗎
？
抑
或
只
因
為
她
是
緬
甸
的
開

國
英
雄
昂
山
將
軍
的
女
兒
而
受
到
膜
拜
的
嗎
？

影
片
當
中
雖
然
有
許
多
群
眾
場
面
，
也
有
一
些
軍

人
濫
殺
無
辜
和
專
橫
的
場
面
。
但
是
，
並
沒
有
從
揭

露
民
間
疾
苦
這
些
深
層
次
矛
盾

手
，
因
此
，
影
片

並
不
感
人
。

影
片
似
乎
要
以
昂
山
素
姬
和
她
的
英
籍
丈
夫
及
兩

個
兒
子
為
主
軸
，
講
她
一
家
的
悲
歡
離
合
的
故
事
，

並
把
她
的
丈
夫
也
作
為
她
在
鬥
爭
中
的
另
一
主
角
。

這
正
是
西
方
人
導
演
的
電
影
，
往
往
把
白
人
作
為
救

世
主
的
觀
點
，
注
入
電
影
主
題
之
中
。
昂
山
素
姬
也

是
半
個
英
國
人
，
但
她
的
父
親
昂
山
將
軍
在
緬
甸
作

為
英
國
殖
民
地
的
時
候
，
都
是
揭
竿
而
起
反
對
殖
民

主
義
的
民
族
英
雄
。
在
緬
甸
的
內
部
鬥
爭
中
，
昂
山

素
姬
的
英
籍
丈
夫
和
英
國
領
事
館
︵
或
大
使
館
︶，

卻
成
為
支
持
革
命
的
重
要
因
素
，
這
不
能
不
成
為
一

大
諷
刺
。

如
果
要
拍
成
一
齣
愛
情
片
，
那
麼
昂
山
素
姬
一
家

的
生
離
死
別
，
便
應
該
有
更
多
的
描
寫
。
但
其
中
有

的
場
面
，
昂
山
的
丈
夫
究
竟
是
在
英
國
還
是
在
緬

甸
，
也
把
觀
眾
弄
得
糊
塗
了
。

如
果
片
子
的
主
題
是
要
反
映
緬
甸
的
革
命
鬥
爭
，

影
片
的
內
涵
還
差
得
遠
呢
。

評影片《昂山素姬》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據
雜
誌
報
道
，
天
王
劉
德
華
的
新

生
女
兒
遺
傳
了
父
親
的
﹁
鷹
鼻
﹂，
更

找
來
玄
學
家
替
之
論
相
，
我
對
此
消

息
其
實
稍
有
保
留
，
皆
因
嬰
兒
的
相

貌
未
定
，
最
快
要
三
歲
左
右
始
能
相

神
，
更
要
到
十
二
歲
左
右
才
能
以
成
人
的

相
理
去
論
相
，
所
以
要
認
真
地
分
析
這
名

小
女
孩
的
相
貌
實
屬
言
之
尚
早
，
報
道
背

後
的
目
的
不
過
是
為
記
者
們
增
添
一
些
寫

作
的
素
材
。

不
過
，
若
將
以
上
的
法
則
倒
過
來
看
，

卻
能
看
出
一
些
關
於
教
育
小
朋
友
的
金
科

玉
律
：
常
言
道
：
﹁
相
由
心
生
﹂，
而
小
孩
又
要
到
三

歲
及
十
二
歲
這
兩
個
年
紀
才
能
分
別
論
神
及
論
相
，
即

反
映
了
三
歲
前
後
，
以
及
由
三
歲
至
十
二
歲
這
階
段
乃

小
朋
友
確
立
心
性
的
重
要
階
段
，
所
以
俗
語
所
謂
的

﹁
三
歲
定
八
十
歲
﹂
絕
對
有
其
道
理
，
家
長
們
務
必
注

意
在
這
些
年
紀
好
好
教
育
孩
子
，
別
只
顧
灌
輸
知
識
而

忽
略
了
對
之
實
行
品
德
的
培
育
。

談
回
點
點
關
於
﹁
鷹
鼻
﹂
的
趣
聞
：
根
據
外
國
的
統

計
及
研
究
，
不
但
發
現
﹁
鷹
鼻
的
女
性
脾
氣
好
，
很
聰

明
﹂，
而
且
英
國
的
創
業
富
豪
，
更
不
論
男
女
皆
擁
有

﹁
鷹
鼻
﹂
的
特
徵
。
其
實
根
據
古
代
的
相
書
，
這
種
鼻

形
實
屬
一
種
凶
相
，
皆
因
擁
有
此
特
徵
的
人
雖
然
聰
敏

過
人
，
但
卻
會
因
太
精
於
計
算
而
容
易
變
得
﹁
啄
人
心

髓
惡
奸
殘
﹂，
可
悲
的
是
，
在
偏
重
只
講
利
益
的
現
代

社
會
，
這
些
古
代
認
為
不
可
取
的
特
質
，
卻
反
成
了
一

些
人
建
立
個
人
財
富
的
有
利
工
具
！

不
過
幸
好
，
真
正
擁
有
﹁
鷹
鼻
﹂
的
人
並
不
多
，
根

據
︽
神
相
全
篇
︾，
其
狀
應
為
﹁
鼻
樑
露
脊
準
頭
尖
，

又
如
鷹
嘴
鎖
唇
邊
，
蘭
台
廷
尉
俱
短
縮
﹂，
在
你
身
邊

的
親
朋
好
友
中
，
你
真
有
見
過
這
樣
的
鼻
子
嗎
？
其
實

就
連
劉
天
王
，
也
只
是
擁
有
略
勾
的
鼻
子
，
而
非
真
的

﹁
鷹
鼻
﹂
！

鷹鼻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年
輕
時
有
一
次
去
看
電

影
，
在
電
影
院
中
碰
到
不
熟

的
朋
友
，
他
劈
頭
就
向
我

說
：
﹁
看
電
影
呀
？
﹂
這
句

廢
話
一
時
令
我
不
知
如
何
作

答
。
正
如
現
在
很
多
時
候
，
在
酒

樓
裡
碰
到
朋
友
時
，
朋
友
都
會
問

一
句
﹁
飲
茶
呀
？
﹂
的
廢
話
一

樣
，
只
能
笑
笑
作
答
。

在
內
地
和
台
灣
，
飲
茶
通
常
指

的
是
喝
功
夫
茶
，
非
常
考
究
。
但

在
香
港
，
飲
茶
指
的
卻
是
上
茶
樓
酒
家
吃
點

心
，
叫
一
大
壺
茶
。
香
港
人
飲
茶
飲
得
最
多

的
是
普
洱
茶
，
不
過
有
一
次
食
家
唯
靈
說
，

最
保
險
的
飲
茶
是
飲
壽
眉
。
因
為
我
和
他
都

經
歷
過
在
茶
樓
叫
來
的
普
洱
，
再
加
水
時
竟

然
變
成
一
點
茶
色
都
沒
有
，
更
別
說
茶
味

了
。
唯
靈
說
那
顯
然
是
染
色
的
，
而
壽
眉
卻

不
會
染
色
。
所
以
我
如
今
到
酒
家
飲
茶
，
點

的
茶
葉
都
是
壽
眉
。

如
果
茶
樓
有
龍
井
茶
供
應
，
最
好
不
要

點
，
因
為
龍
井
是
不
能
用
大
茶
壺
來
泡
的
，

必
須
用
玻
璃
杯
，
先
加
熱
水
再
放
茶
葉
。
大

茶
壺
加
蓋
之
後
，
龍
井
的
清
香
就
蕩
然
無
存

了
。
除
非
不
喜
歡
那
青
草
的
鮮
香
，
那
又
另

當
別
論
。
清
明
前
我
就
收
到
一
位
朋
友
轉
送

給
我
的
西
湖
龍
井
，
那
是
他
友
人
去
西
湖
遊

覽
時
購
回
送
給
他
的
，
不
過
他
太
太
說
龍
井

有
股
草
味
不
喜
歡
，
於
是
那
清
鮮
無
比
的
龍

井
就
益
了
我
了
。

詩
人
也
斯
在
︽
人
間
滋
味
︾
中
說
：
﹁
有

機
會
欣
賞
到
好
茶
、
好
詩
、
好
音
樂
，
是
一

種
緣
分
。
﹂
這
樣
的
緣
分
，
自
求
比
較
易

得
。
因
為
在
家
裡
自
己
泡
一
壺
好
茶
，
放
上

一
張
喜
愛
的
唱
片
，
拿
起
一
本
詩
集
，
就
垂

手
可
得
。
但
要
和
朋
友
在
外
面
遇
到
，
就
難

上
加
難
了
。
因
為
香
港
真
正
的
茶
館
鳳
毛
麟

角
，
就
算
找
得
到
，
又
何
來
好
詩
好
音
樂
？

香
港
人
飲
茶
，
要
麼
是
上
茶
樓
歎
點
心
，

要
麼
就
是
喝
一
杯
行
色
匆
匆
的
奶
茶
。
百
分

之
九
十
九
點
九
的
人
，
都
不
會
追
尋
也
斯
說

的
緣
分
。

飲茶
興　國

隨想
國

我
讀
奧
田
英
朗
的
小
說
，
腦
海
中
一

直
擺
脫
不
了
﹁
迅
速
﹂
兩
字
。
乾
淨
利

落
，
長
話
短
說
，
一
矢
中
的
，
總
是
禁

不
住
一
股
腦
兒
湧
上
心
頭
。
他
行
文
的

快
捷
精
準
，
令
我
想
起
卡
爾
維
諾
在

︽
未
來
千
年
備
忘
錄
︾
中
歌
頌
的
﹁
迅
速
﹂

︵Q
uickness

︶
特
質
。
我
當
然
沒
有
忘
記
大
師

提
醒
在
當
今
世
代
，
小
說
以
外
被
廣
泛
使
用

的
媒
介
往
往
因
迅
速
至
出
奇
，
而
去
到
接
近

戰
無
不
勝
的
地
步
，
從
而
也
把
一
切
交
流
推

至
單
一
化
及
同
質
化
的
險
地
。
然
而
重
視
心

智
速
度
所
帶
來
的
愉
悅
，
以
及
由
此
衍
生
出

來
的
風
格
及
思
維
上
的
靈
活
性
、
機
動
性
及

從
容
度
，
我
們
同
樣
也
絕
不
可
因
噎
廢
食
。

在
︽
東
京
物
語
︾
中
，
奧
田
英
朗
其
實
最

想
闡
述
的
主
題
就
是
夢
想—

—

所
謂
東
京
物

語
，
簡
言
之
就
是
生
活
在
當
下
，
夢
想
在
他

方
的
命
題
。
﹁
東
京
﹂
對
任
何
非
東
京
居
民

而
言
，
本
身
其
實
就
是
夢
想
的
同
義
詞
，
那

不
關
乎
任
何
實
體
上
的
內
涵
，
此
所
以
無
論

處
於
任
何
人
生
階
段
，
由
未
去
東
京
到
已
經

升
學
就
業
乃
至
落
地
生
根
也
好
，
總
言
之
就

是
會
面
對
永
恆
的
失
落
，
一
種
無
論
如
何
不

會
達
成
的
現
在
進
行
式
狀
態
。
作
者
聰
明
的

地
方
是
穿
梭
於
主
角
久
雄
不
同
人
生
時
段
︵
先
倒
敘
再
順

敘
︶，
好
像
把
他
的
升
學
、
工
作
及
戀
愛
等
不
同
人
生
範

疇
拆
解
述
說
，
表
面
上
似
乎
離
開
了
主
題
，
不
斷
由
一
個

範
疇
跳
向
另
一
範
疇
，
但
跳
離
主
線
之
後
，
最
後
不
過
經

歷
千
迴
百
轉
又
再
回
歸
原
來
的
主
題
上
，
就
是
夢
想
永
遠

在
他
方
。

久
雄
於
工
作
場
所
中
由
一
名
新
入
職
的
助
理
，
到
略
有

小
成
可
指
揮
屬
下
，
然
後
至
自
行
創
業
時
面
對
風
險—

其

實
正
是
與
三
名
女
友
平
野
、
洋
子
及
理
惠
子
往
來
的
平
行

映
照
，
任
何
一
刻
都
會
有
所
起
伏
︵
其
實
作
者
已
刻
意
把

每
次
交
往
用
先
苦
後
甜
的
節
奏
描
述
︶。
作
者
正
好
透
過

利
落
敏
捷
的
文
風
，
一
方
面
提
升
讀
者
的
閱
讀
快
感
，
更

重
要
是
暗
地
裡
點
明
人
生
的
矛
盾
實
相—

說
是
無
常
正
好

在
於
喜
樂
禍
福
的
歷
時
延
續
性
，
由
是
道
出
所
有
人
在
東

京
都
只
能
屬
過
客
的
隱
喻
身
份
；
道
是
恆
常
即
看
透
繁
花

盛
放
的
背
後
，
人
生
終
也
不
過
是
依
據
常
規
起
落
，
難
生

易
變
。

是
的
，
以
上
就
是
我
對
奧
田
英
朗
的
﹁
迅
速
﹂
告
白
。

奧田英朗的「迅速」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每年的5月到6月，都是美國各大學舉行畢業典禮
的季節。畢業典禮成為美國大學裡最隆重的活
動，也為每個畢業生的學習生涯甚至一生的經歷
增添一段閃亮的回憶。

2012年5月24日哈佛大學舉行了第361屆畢業典
禮。畢業典禮在哈佛大學叫Commencement，源於
拉丁文Inceptio。牛津高級英漢雙解字典上的翻譯
有兩個意思，一是學位頒授典禮，二是開始。

這天早晨的6點45分我們趕到校園，參加兒子獲
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的畢業典禮。當汽車開進劍
橋市時，滿街都是頭戴方帽，身穿長袍，頸上圍

垂布的畢業生。這種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紀中古
時代的學術服飾，在今天看來依然優雅，讓人肅
然起敬。

來自哈佛大學各個學院的畢業生，高舉本學院
的旗幟，浩浩蕩蕩地從不同校區走來。畢業生的
家長及親友們，穿 節日的盛裝，喜氣洋洋地從
四面八方湧來。整個劍橋市沸騰了！進入哈佛大
學校園的各個門口都有專人把守，我們出示學校
發給每位畢業生的兩張觀禮券後，才可以通過安
全檢查入場。

在經過坐落在哈佛老校園的哈佛塑像時，畢業
生們都摘下學位帽，向這位主要捐贈人約翰·哈
佛致以最後的敬意。我也走上前去，為他早已錚
亮的皮鞋再擦一次，感謝他的捐贈造就了哈佛這
所世界上最好的大學，為像我兒子這樣千千萬萬
的畢業生提供了公平和優質的教育。

哈佛大學從1936年建校300周年開始，每年舉行
畢業典禮的地方都在「三百周年劇場」。劇場是在
紀念教堂和懷特圖書館之間的一塊大草坪，也叫
哈佛新校園。園中是為畢業典禮臨時搭建的舞
台，舞台上就坐的是校長和其他六名高管組成的

哈佛大學最高管理機構，教務長及監事會成員，
麻州、波士頓市、劍橋市的政府要員，衣帽服飾
各有講究的教授方隊，還有對美利堅或現代文明
社會做出過突出貢獻的名譽博士。園內整齊地擺
放 活動椅子，樹上飄揚 哈佛大學建校375年的
旗幟及各個學院的旗幟。

我們進場的時候已經人山人海，把個小小的哈
佛園擠得水洩不通。頭戴黑色高帽，身 黑色禮
服的老校友們義務地維持秩序，引領家長入座，
人稱世界上學歷最高的保安員。分成幾路從不同
的通道列隊入場的畢業生們，別出心裁的將所學
專業的「標誌」展現在人們的面前。背後插 天
使翅膀的來自哈佛神學院，手上揮動小錘子（意
為：公正公平）的來自哈佛法學院，身上掛 聽
診器的來自哈佛醫學院，手上拿 地球儀（意
為：掌握地球）的來自肯尼迪政府行政管理學院
⋯⋯

走在畢業生隊伍中的兒子器宇軒昂，他穿的是
有歷史厚重感的深紅色博士袍，就是人們常說的

「哈佛紅」，黑色絲絨把邊。在兩個袖子的肘關節處
有三道黑絲絨條，那是博士才有的標誌。胸前繡

的兩朵深藍色的花，是哈佛大學文理學院的標
誌。看 他陽光般燦爛的笑臉，我的心中充滿自
豪和驕傲。五年博士研究生的日子不算短，兒子
卻在學海無涯的艱苦歷練中迅速成長，從為數可
觀的淘汰者中脫穎而出。

與深紅色博士袍相比，全場最不起眼的服飾是
哈佛大學女校長Drew Faust。她素面朝天，不施脂
粉。黑衣黑扣的服裝樣式起源於十七世紀清教徒
的牧師制服，也是今天唯一標誌校長權威的專有
衣 。她坐在典禮舞台中間的那把椅子只有三個
腳，還是從18世紀的霍尤克校長開始，一直使用到

今天。
像往年一樣時鐘指到9點45

分時，哈佛大學所在地劍橋鎮
所屬的米德塞克斯郡郡守（虛
設）用一隻銀色的權杖在地上
敲打三聲，接 大聲宣佈哈佛
大學畢業典禮開始。這個從中
世紀的私人作坊中演化而來的

「權杖」，象徵 教育的崇高和
知識的聖潔，是對畢業生刻苦
學習、學有所成的最佳見證。
本科畢業生代表在致辭中回顧
過去四年的學習生活，當提到美式足球和划艇比
賽都打敗了耶魯大學時，畢業生們歡呼起來。校
長在頒發給義務教育美國貧困地區孩子的志願者
文迪（Wendy Kopp ）榮譽博士學位時，幽默地介
紹說她是畢業於新澤西州一所偏遠的小學院（指
普林斯頓大學），引來畢業生們一陣會心的笑聲。

哈佛大學學生藝術團表演的無伴奏男女和唱，
好像天籟之聲，清亮悠遠，讓我們穿越到1642年秋
天哈佛大學舉行的第一屆畢業典禮，那一年僅有9
個人畢業。在2012年的畢業典禮上，哈佛大學頒發
了6839個學位證書。其中本科畢業生獲學士學位的
有1552人。各學院的院長分別向校長和董事會申請
批准本學院畢業生的學位，校長則代表學校宣佈
授予這些學位申請人相應的學位。畢業生的歡呼
聲一浪高過一浪。莊重簡潔，緊湊有趣的畢業典
禮，由始至終都洋溢 哈佛文化特有的韻味。

畢業生領取學位證書，是在哈佛大學各個學院
的會場。兒子所在的文理學院畢業生集中在哈佛
大學紀念大樓裡的劇場，首先頒發的是碩士學
位，然後再頒發博士學位。我們跟 觀禮的家長
和親友隊伍，站在草地上的白色帳篷裡，一邊通
過校內的閉路電視收看現場的實況錄像，一邊等
候進入會場。

在學院一級的學位證書頒發舞台上，坐 來自
各個系的有名望的教授。畢業生們聽到喊自己的

名字時，一個接 一個走上台去，接受屬於自己
的這份榮譽。只見一位男畢業生，懷裡抱 、手
上牽 、後面跟 一共三個孩子，前呼後擁地登
上舞台，全場立刻響起熱烈的掌聲。在哈佛，每
年的畢業典禮上都可以看到這個情景。似乎已經
形成一個約定俗成的規矩，如果學位獲得者已經
有了兒女，無論孩子多少歲，都可以把他們帶上
台去一起領取學位證書。我在想，這些孩子將來
應該都是哈佛大學的新一代吧？很少有人會向他
們一樣在嗷嗷待哺的年紀，就已經接受了哈佛大
學畢業典禮的洗禮。

聽到文理學院院長叫到兒子的名字，並宣佈他
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的時候，坐在二樓後面位
置上的我大聲喊出：「歐揚」！激動的淚水奪眶
而出。兒子的理想，我們的期待，都在這一刻凝
聚，定格成永遠的畫面。「雖然走上講台領取學
位證書的路程只有5到6秒鐘的時間，但卻是多少年
的苦讀，多少次在超淨間裡實驗，又是通過多少
次的考試和答辯，才有今天獲得博士學位證書的
喜悅。」兒子在畢業典禮後的感慨，道出了其中
的酸甜苦辣。

畢業典禮，既是學校生活的真正結束語，又是
人生角色轉化的舞台。當哈佛大學的學位已經成
為「終極地位象徵」的今天，哈佛人卻將畢業作
為人生新的開始。

哈佛人的畢業禮

■哈佛大學懷特圖書館前參加畢業典禮的家長和

親友。 歐偉建 攝

■獲得哈佛大學博士

學位的歐揚。

歐偉建攝


